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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人喜欢丝绵被和蚕丝

被，而我一年四季喜欢盖棉花被子睡

觉，虽然家里也有不少时髦的丝绵被

和蚕丝被，但大都被我束之高阁，总觉

得只有盖上棉花被子，才能压住身子，

睡得踏实。

家里之前的棉被都是老妈做的，

去年为了给老妈减轻负担，我在卖棉

布的店里让人家做了一床，被老妈一

通数落：“缝个被子还找别人，告诉我

就行了，花那冤枉钱！”

我说老妈岁数大了，怕把她累着。

老妈不以为然：“累啥累，这也不是什

么苦力活！”数落完不忘叮嘱我，下次

需要做被子，别再外面做了，她给做。

前几天，看到网上有卖新疆棉花，

就想再做一床新被，和老妈说起，听出

她还有些小兴奋，似乎自己又有活干了。

老妈就是那种永远闲不下来的人，每天

有干不完的活，其

实很多活都不是

必须干的，而是她

找着干。

以 前 做 被

子，从买棉花、纱

布到缝制，都是

老妈一手操办，

这次老妈让我买

棉花，主要是想

看看网上卖的棉花质量怎么样，如果

好了，以后可以在网上买，比实体店

便宜一些。自从我下了订单，每天和

老妈打电话，她都会问一遍：“棉花寄

回来了吗？”就像小孩子盼着过年一

般，忍不住让人想笑，老小孩儿，一点

不假。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回了这些

棉花，第一时间给老妈发了信息，老妈

让我中秋节回去时带上，她抽空给做，

并一再嘱咐我不要自己做，让我有空

多休息，而且老妈极度看不上我的手

工活，说太粗糙了。

老妈的叮嘱非但没让我住手，反

而成功激起我的好奇心，“何不自己尝

试缝一床被子？”一天早晨，把女儿送

到学校，心心念念想着自己缝被子。回

家后，迫不及待拿出棉花和外面包棉

花的套子，不得不说，现在的商家想得

真周到，棉花外面包的薄棉布都给做

成了套子，棉花也是按你想要的尺寸

絮好的，相比从前，做起来简单不少。

也许我随了老妈的急性子，三下

五除二把套子铺在床上，比对着套子

的尺寸，铺好棉花，把它从套子外翻到

里面，这是一个技术活，我一气呵成。

最费工夫的就是缝被子，为了避免棉

花和套子两张皮，棉花时间长了聚集

成团，就得把棉花和套子缝在一起。我

学着老妈的样子，把被子竖着六等分，

拿指甲在上面画上长长的线，沿着这

些线把套子和棉花缝一起，虽然很是

小心，但缝出来的针脚还是歪歪扭扭

的，如果换做是老妈，干出这样的活，

一定得拆了重做，我就不一样了，对自

己要求不高，差不多就行。

白线用完了用粉色的，粉线用完

了用灰色的，一心想看到成品，也顾不

上整齐划一了，前前后后用了一个多

小时，竟然缝好了一床被子。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满满的成就

感，发个朋友圈晒一晒，也该去上班了。

忽然想起老妈的嘱咐，“糟了，让

老妈知道了！”心想着马上删除朋友圈

信息，不料老妈

的信息已过来：

“你自己把被子

做好了？能做好

吗？平不平？缝

了几行……”一

组连环问。

我 赶 紧 给

老妈打回电话，

免 不 了 被 一 顿

埋怨，一是说好让她缝，我却自己缝

了。二是我缝下的一定不合适。

我默默听着，偶尔嬉皮笑脸回上

一句。听着听着，我忽然意识到，为什

么老妈这么急切想给我做这床被子，

除了怕我受累又干不好外，还有一个

原因是老妈想告诉我，她还能帮我们

干活，还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人上了年龄，最担心的是自己的

价值得不到体现，担心儿女们认为自

己“没用”，从而“放弃”自己，于是他们

就会变着法“表现”自己，我忽然明白

了为什么我夸老爸劈的柴整齐时，夸

婆婆晒得果干好吃时，夸老妈养的鸡

比别人家的大时，他们笑得那么开心

了。

本想让老妈少干点活儿，无形中

却“伤害”了老妈，其实在老人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让他们干些活也是一种

孝顺。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马上告诉

老妈，还想做一床棉被，比这个再大一

些、厚一些，这次由她来做。

“好，我来做！”老妈重复着这句

话，快乐溢出了手机屏幕。

缝棉被
文/杨利珍

生活拼盘

大学毕业那一年，她的运气并不好。签约的局机关被迫爽约，

把她分到下属再下属的一个副食店里，穿着灰塌塌的暗蓝色大褂，

站在柜台里卖油盐酱醋和熏鱼腊肉。那年月，人们的日子紧，而腊

肉这样的东西因为价格比较高，买起来便不能够大刀阔斧，尤其是

会过日子的主妇，常常计较到几两几钱。

每逢这样的生意，她总是很苦恼，因为常常算不对小账，即便

算对了，也做不到老师傅那样的“一刀准”，因此，常常受到同事们，

明里暗里的奚落：还大学生呢，连这点账都算不对，手头上又没记

性，一块肉总要切成七星伴月了，才能称好。

她听到这话，并不辩白，也没有顺势做出“拜老师傅为师”一类

的姿态，于是慢慢地，便成了“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飘着薄雪

的冬夜里，在路灯暗淡的马路上登着吱扭作响的自行车，回到市郊

接合部那间低矮简陋的住处，想起这些年来的豪情万丈，再看看眼

下的诸事难缠，她的心里，也多少有点心灰意冷。不过，那又怎么样

呢？她没必要把生意做得跟小贩一样殷勤、热络而且富于表演性，

因为，她志不在此。

两年后她辞了职，下海自己做贸易。凭着自身的悟性和敢作敢

为的勇气，很快便风生水起。商场上左右逢源的她，仿佛一顺百顺，

在孤身打拼了几年之后，终于在32岁那一年，选定了那个誓言要

“做她背后一棵大树”的人。

可是她没有想到，影视剧里那些滥俗的情节，在现实生活当中

原来真的有——就在她欢天喜地地操办婚礼的时候，那“大树”居然

比树叶上的水汽还快地蒸发，带着她辛苦挣下的八十万元，黄鹤一

去不复返……整整两天，她把自己关在红彤彤的准洞房里，粒米未

进。出来时，却有了一种宛若辟谷之后的豁然开朗：在婚礼的前夕忽

然发现人财两空，的确是世上最伤心兼丢脸的倒霉事。可是，那又怎

么样呢？新房和新娘都在，只是……日后要换个新郎罢了。

靠着在业界的诚信和仗义攒下的人脉，她得了一笔“友情救急”

的中介生意——15个车皮的大豆牵头转卖，她收了三万元的差价

做佣金，当然，还有一个沉甸甸的人情。

靠着这笔钱，她苦心经营的公司起死回生，逐渐又柳暗花明。

多年以后遇见她，不经意间说起那一段前尘往事，她的态度，出人

意料地淡然：人这一辈子，真是不容易。不知道在哪就会藏着一个

坎儿，把兴高采烈的你，摔个稀里哗啦。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不

管摔得有多重、有多疼，只要这么心对口、口对心地问上几遍，再大

的难处，到最后，也还是能过去的。

看着眼前的她，我脑子里忽然跳出一个词，叫作“风云莫测”。

而一句“那又怎么样呢”，就好比传说中的“定心术”，可以支撑着人

们，熬过最苦的关卡——熬到风停了、云散了，再莫测的天色，也慢

慢澄净了。

那又怎么样呢？
文/阿 简

闲看简说


